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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是在家里跌倒的。
他一动也不动地在地上躺了

两分钟，然后，动动头，抬抬
手，伸伸脚，一切正常。可是，
老陈并不起来，还依然躺在
地上，他在想：我为什么会跌
倒呢？

他从不头晕，他的血压
一直很正常，在人们忧心忡

忡于高血压、低血压的折磨
时，他却为自己能够放心大
胆地吃肉喝酒而沾沾自喜；
他的心脏跳动很有力，而且
很有节奏，每分钟总是跳动
72次，正负误差绝不超过 2；
他的腿脚也很有劲，能够从

白马公园一口气爬上紫金山
头陀岭，中间不作兴停下脚
步喘一口气。可是今天就在
家里为什么会跌倒呢？当时，
他只觉得腿一软，就滑倒了。
是踩到了什么东西吗？想到
这里，老陈才从地上爬起来。

可是，家里的地板一尘
不染，不要说香蕉皮、西瓜
皮，就是一根头发也没有！

老陈在家里走了几步，

还踮起脚来轻轻跳了两下，
又把自身前后左右仔细查看

了两遍，除了上衣的一颗铜
纽扣“擅自离岗”外，的确没
有丝毫损伤。然而，这更让老
陈内心惴惴不安了。他深信
不疑，自己不会无缘无故跌
倒，再说，没有任何症状的疾
病是最危险的……

这天，他一早就来到自
己单位定点的区医院，找到
自己的老同学内科李主任。
李医生仔细地给老陈做了检
查，量血压，做静态心电图，
又做了动态心电图，结果一
切正常。

老陈拿着检验结果，嗫
嚅着说：“老李啊，咱们都是
上了年纪的人了，有个什么
病还是早知早治为好。我这
个检查结果，是不是不能说
明我没有病，只能说明我的
病没有查出来啊！”

“老陈啊，你可以不相信
我这个老同学，可不能不相
信检查结果啊。”
“ 那 你 再 替 我 做 个

CT！”老陈以不容争辩的口
气说。

“你开什么玩笑，为什么
要花那个冤枉钱？别瞎想了，
星期天我和你去爬山。”李医
生送走了老陈，摇摇头，又继
续给病人看病。

老陈心里嘀咕开了：还
老同学呢，就这样不负责任

地把我打发走了？他决定第
二天到市医院再查。

老陈在市医院挂了专家
号。老专家看病十分仔细，又
给老陈做了一次常规检查。然
而，老陈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
伤心，市医院的检查结果居然

和区医院的完全一致。
老陈拿着检查报告恳求

专家：“我经常头痛，常常就
会跌倒。您看，我要不要做一
个CT？”
“你没有什么病啊，不用

做！”

“您能肯定、能保证我的
脑袋里面没有任何病变？”

专家没有看他一眼，拿过
一张单子，写上了老陈的名
字，意味深长地说：“你去检
查吧，希望你能够查出病
来。”

一个小时后，老陈拿着

一张有许多脑袋剖面影像的
底片又一次来到专家桌前。

专家将底片插在读片灯箱
上，对周围的实习医生说：
“大家认真看，这是一组完全
健康的头部CT断层图像，请
注意各组织的密度、结构的
边缘，都十分清晰。”专家转
过头来对老陈说，“这你该放

心了？”
老陈还是不放心，还是

想不通。这次，他来到省医
院，找到最有名的脑科专家
和心脏科专家会诊。专家们
满足了老陈的要求，做了各
种检查，其中包括冠状动脉

造影。当他躺在病床上，准备
让医生拿一根长长的管子往

他大腿根部的动脉里插进去
时，他感到幸福离他这么近。
最后，他把近 1万块钱换成
各种检查报告之后，心里才
舒坦了：我真的没有病啊！

某天，老陈在家扫地，从
沙发底下扫出了一颗铜纽
扣，再细看地板，地板上还有
一条细细的凹痕。敢情，那天
是踩到这颗纽扣才滑倒的。
老陈狠拍了自己一巴掌，在
心里骂了一句：“真他妈的混

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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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最近正在招
人。以往招聘由人事部的人

负责就行了，可这次招聘，
老总格外重视，说是要好好
给公司招几个人才，所以就
把我这个总经理秘书派了
来，和人事部的同事一起负
责招聘的事。

我和人事部的马部长商

定，他带人先进行初试，初
试通过的，再由我进行复
试。几天下来，一切顺利，马
部长他们工作很认真，每个
人的材料后面，马部长都很
细致地写了评语，甚至连

“某人有什么小的缺点，适
合什么岗位”都写得一清二

楚。所以，能经过马部长“魔
鬼式”初试考验的，基本上
都已经是高手了，再到我这
儿来，实在是难以取舍。

可前天下午面试时，却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大概两点半的样子，有

一位美女进了我的办公室，
说自己已经通过了初试，马
部长让她来我这里参加复
试。于是我随便问了那美女
几个业务上的问题，谁料，
美女居然一问三不知！再看

美女的材料，文凭、专业和
以往的工作经验都不符合

公司的要求，这样的人，怎
么能通过初试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
马部长看走眼了？等美女走
后，我赶紧打电话给马部
长，问究竟是怎么回事。马
部长笑而不答，只说让我看

看他在材料后面写的评语。
我翻到材料后面一看，

只见马部长在评语一栏中
写着：“你不是说我们公司
没有美女吗？这次就让你看
看什么是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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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我家住在海军部队
大院，儿子特爱穿水兵服扛小

木枪。进出营房门，儿子必立
正、敬礼如仪，警卫战士年轻，
看着好玩，也有违反条例回礼
的。于是儿子更加得意，在院
内扛着小木枪正步走，目不斜
视，我也从未加以制止，谁知
竟闯下大祸。

新兵入伍，举行阅兵式

彩排，我带儿子站在高高的
看台上观看。儿子特地穿戴
上海魂衫、披肩水兵服和飘

带水兵帽，扛上小木枪，一
副水兵打扮。当女兵方阵将

经过检阅台时，全场寂静，
只听得阵阵脚步声。突然，
儿子不知缘何兴起，挺胸凸
肚，甩臂大走正步，口中高
喊：“一二一，一二一，小手
摆动，一二一！”

女兵方入伍，未经严格训

练，见此情景，竟然一个个笑
得前仰后合。全场大哗，队伍
大乱，顽儿依然如故，走正步，
唱着“我是小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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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的
童年是在奶奶家度过的。奶

奶家住在燕子矶东边一个紧
邻长江的名为笆斗山的村子
里，青石板铺街的村里住着

数十户人家。奶奶家三开间
青砖小瓦的老屋就在街边，
老屋很有些年代了，墙脚边
长满了青苔，瓦缝里也钻出
了小草。老屋的厢房是厨房，
那时村里还没有自来水，吃

水要到江边去挑，因此厨房
里放着一口可盛五六担水的
大缸，大缸的内壁是浅蓝色
的彩釉，外壁盘着几条黄色
彩釉的龙。大缸一半埋地下，
一半露地上，一半在厨房里，
一半在厨房外。

常年给奶奶家挑水的是
一位憨厚而且木讷的汉子，
汉子姓戴，因为家里穷，所以
一直单身，大家都叫他 “戴
子”，但听起来总像是 “呆

子”。戴子营生的全部家当就
是一副水桶和一根扁担，无
论春夏秋冬，戴子总是卷着
裤腿、穿着草鞋，为村里的人

家挑水。夏天，他的汗珠一颗
颗，滴落在滚烫的青石板上；
冬天，他的脚印一串串，印在
洁白的雪地里；春天，他去江
边挑水时，会摘下一片芦叶

做成叶笛，带回来给我放在
嘴里 “呜啦呜啦” 地吹；秋

天，他会捉上一只江虾或是
一只小螃蜞，带回来给我养
在水缸里玩。

戴子给奶奶家挑水的日
子像是掐准了似的，水缸快要
见底时，他就把水挑来了。每
挑满一缸水，奶奶给他一毛

钱。水挑满后，他会从碗橱顶
上抓点明矾撒在缸里，于是缸
里的水就澄清了，在缸壁蓝色
釉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清澈。
每次挑水前，他都要把沉淀在
缸底的泥浆水“刮”出来，这
叫“刮缸”。有一天，他交给奶

奶一枚五分钱硬币，说是刮缸
刮出来的，“一定是你家孙子
将 ‘银角子’ 掉到水缸里
了。”我这才想起，几天前奶
奶给我买冰棒的五分钱被我
弄丢后，我还为此大哭了一
场，想必是趴在缸沿上看江

虾，“银角子”从口袋里滑到
了缸底。

50多年过去了，小村笆斗

山依然坐落在长江边，滔滔的
江水依然奔腾不息，而奶奶家
的老屋早已翻盖过并接上了
自来水，大缸已不知去向，唯
有缸里那澄净的清水却至今
还荡漾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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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几个女友都买了私
家车，看着人家美女开香车，

显得倍儿精神，我在心底也升
腾起买车的愿望，回家就跟老
公商量：“咱也买一辆车吧。”
老公皱着眉头说：“现在是汽
车的销售旺季，价格居高不
下，等等再说吧。”

等到夏天，汽车销售进入

淡季，各厂家举办促销活动，
纷纷打出价格下调的广告。我
就把广告拿回家给老公看，老
公看罢，不耐烦地说：“价格
倒是不高，就是款式太老，等
新车型出来再说。”

到了秋天，各大厂商纷纷

推出自己的新款车型，我在网
上找到几款自己比较喜欢的，
想让老公帮着挑挑，谁知老公

看也没看，就说：“现在是秋
天，不冷不热的，骑自行车上

下班就挺好，还是等到天冷
了，再买车子吧。”

前几天，突然降温了，西
北风一吹，刺骨地冷，从家里

骑车还不到单位，浑身就冻透
了。冷归冷，倒是给我提了个
醒，想起老公说过的话了。晚
饭时，我就跟老公诉苦：“现
在天寒地冻的，风也大，骑自
行车上班太受罪了，浑身冻得
冰凉冰凉的……” 还没等我

说完，老公就接过话茬：“是
挺冷的，想买就买吧……”我
一听，心里那个乐啊，正要蹦
起来欢呼，就听老公接着说：
“不就一件羽绒服嘛，用不着
跟我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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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请同事吃饭，在饭店
的大厅落座后，我先去了趟洗

手间。一拐弯，只见走廊上有
名男子把一名服务员拉到旁
边，还掏出十块钱往服务员口
袋里塞。我在水池边洗手时，
隐约听到该男子对服务员说：
“一会儿你就说后面的三道
菜没有了。”

服务员说：“那不是骗人
吗？再说，我们的单子都已经
下了。”

男子很不高兴地说：“什
么骗人不骗人的，你照我说的
办就行了，我是你们店里的老
客户，这点忙还帮不成吗？不

行的话，我找你们老板去。”

服务员只得无奈地说了
声：“那好吧！”

没过多久，服务员进了大

厅，大声对那位男子说：“先
生，对不起，你们要的后面三
道菜都没有了。”那位男子猛
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大声斥责道：“什么破饭店，
我要的就是后面几道好菜，
怎么就没有了呢，这不是有

意让我们扫兴嘛！”此时，桌
上的客人纷纷说：“算了算
了，够吃的了，再要菜也是浪
费。”那名男子赶紧借坡下
驴，对服务员说：“这次就算
了，回去告诉你们老板，下不
为例啊。”

听说食品展销会上的
东西品种多价格又便宜，我

也抽空跑去凑热闹。正值冬
天，天干物燥，我想买点蜂
蜜回去冲水喝。来到一家蜂
蜜展台前，广告上一排大字
“绿色食品”，展台上摆放
的都是５公斤大瓶装的蜂
蜜。我问：“有小瓶的没

有？”
售货小姐笑脸相迎：

“小瓶的卖完了，您就买个
大瓶的回家，一家人慢慢
吃。”

我说：“我家里人少，
这一大瓶要吃到猴年马月

啊？”
“我们的蜂蜜是纯天

然食品，摆放个十年八年都
不会变质。”

我一听就乐了，问：
“你看这瓶子上还写着保
质期十八个月呢，到底是十

八个月还是十年八年啊？”
小姐一愣，转而又面露

微笑说：“我们的蜂蜜不添
加任何化学成分，可以超期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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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好友见我熨衣服时
用的还是个老式国产熨斗，就

十分“胎气”地说：“什么时候
了？找对象都找进口的了！把

这破玩意扔了吧，明天我送
你一个真正进口的！”

我满心欢喜，当晚，就
决定把这只熨斗送人，可是
望着这光亮、平滑的家伙，
我还真有些舍不得！

老公看我磨磨叽叽的，
就埋怨道：“现在什么都更
新换代了，哪家还用这种熨
斗？温度还要全凭感觉，弄
不好就烫糊！你都烫糊不少
次了！明天人家进口的都送

来了，你还犹豫什么？”说
完，他义无反顾地就把它送
给楼下的打工夫妇了。

第二天，好友在楼下就
给我打电话，说熨斗用自行

车驮来了，让我下楼去“托
一把”。我就纳闷了，至于
吗？等我下楼一看，嚯！这么
大的一个家伙，足足有现在
熨斗一个半大，沉得要命，
整个儿一大铁块！这还不
算，它屁股上的一条电线还

连着一个木盒子，木盒子比
熨斗还大、还重！加起来足
有十来斤。

见我疑惑，她解释道：
“这是真正的俄国货，规格

是大了一点，欧洲人嘛，个子
大，衣服也大，那熨斗当然也
不会小了！至于这木盒子嘛，
里面装的是变压器，因为国
外的电压跟我们国内的不一

样，必须配套才能使用。”说
着，她还拍拍它，“这家伙结

实着哩……”我一看，傻了！
最后只得无奈地点点头，挤
出“谢谢”二字。

搬上楼来，望着这笨家

伙，我着实后悔！此时，我才
真正理解什么叫 “鸡肋”。
这样的东西就是再想送人，

恐怕都没有下家了！老公见
状，也很尴尬，骑上自行车
就上街，用私房钱买回一只
最新式的电熨斗。

后来，我又把这个“托
一把”如法炮制地送给了我
妹妹。她在感受到同样的心

情后，干脆将“托一把”送
给了收破烂的，没将尴尬再
传递下去！

前两天和老公去一家
商场购物，在一款男式夹克

前，我停住了脚步。衣服上
的价格牌写着：450元，虽
然觉得贵了点，但我还是动
员老公试一试。

老公穿上后显得人挺
精神的，我毫不犹豫地准备
找售货员开单，不料老公一

把拦住了我，说：“这衣服
我不太喜欢。”

我看了看他，说：“你
穿上挺好看的，不信你再好
好照照镜子！”老公却坚持
说：“我真的不喜欢。”

我问他：“哪里不喜

欢？是这颜色？那咱再换个
颜色。”老公摇头。

我又问他：“那是款式
不好？”老公又摇头。

我有点急了：“那你到
底不喜欢什么？”

老公也有点急了，略带

不满地说了句：“我……我
不喜欢它的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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